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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如果你对很多博物馆里大量
的仿制品和隔着玻璃罩观看实物
展品感到厌烦，荣兴博物馆肯定
会让你过足“亲手触摸历史”的
瘾。“亲手触摸历史”，正是对荣兴
博物馆最通俗的解释，与此同时，
它还有另一种解释，是一直在生
长、在丰富的博物馆。

这已经是记者第三次来到荣
兴采访了，每一次，都会看到“博
物馆”里的新变化。

第一次来时，“村”的餐饮娱乐
项目还不多，“遇·稻”咖啡厅算是
最早进入的一家了，老房子里的乡
间咖啡馆与店主人“海归”王小裘
的身份形成的反差，吸引了很多回
头客。在稻田边的咖啡馆里与好
友聊天，享受乡间的静谧，王小裘
说：这里让人有家的感觉。

一年多以后，在它的邻街，开
了一家朝鲜族小饭馆“坪鑫阁”。
店主人是一对80后的小夫妻，在
韩国务工7年后，2019年春节，小
两口回到女方高红燕的老家荣兴
过年，看到民俗村日益发展，深感
惊叹，当即决定回乡创业。冷面、
海鲜面、牛肉盖饭、鱿鱼盖饭、辣
白菜、萝卜块……地道的朝鲜族
风味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

同样回到家乡的“海归”还有
具妍，一个漂亮的朝鲜族女孩。
先是在上海工作，随后到韩国打
工。能够熟练使用韩语、英语，她
应聘成为荣兴博物馆的一名讲解
员，同时兼职荣兴民宿的朝鲜族
舞蹈老师。具妍说，她很满意自

己的工作，荣兴发展文化旅游急
需朝鲜族文化特色及元素的注
入，这是自己的优势，也是自己发
展的机会。

还不只是“海归”。记者在民
俗村的主路旁，看到了一棵去年
移植成活的五角枫。原来种在另
一个村里，树龄已有30余年，进行
村屯改造的时候，主人家要搬迁
上楼了，很舍不得它，就跟民俗村
商量：能不能移过来？受他的启
发，民俗村将邻近村屯的树木移
栽了不少，并且在树上挂了牌，说
明其出处。现在不少当地居民总
会回到民俗村，看看“我家那棵
树”。

荣兴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就这
样被渐渐唤醒。

民俗村的一间民宿院门口
挂着“辽河口文化研究会”的牌
子。小院子里，天天人来人往，
不仅有像杨洪琦这样的学者、文
人，而且还有很多对传统技艺和
民俗感兴趣的业余研究者甚至
生意人——古法酿酒的酒厂老
板张朝伟、重现传统排船技艺的

“大国工匠”张兴华、用盘锦芦苇
做菌床生产彩色蘑菇的“苇小
蘑”创始人杜红……聊的是生意
经，也是对地域文化的再认识，
因一次乡愁的寻找而发现的文
化之于自身完善与发展的意义。

民俗村让一群人的乡愁有了
着落，给了许多人创业的机会，也
让更多人意识到了乡土与特色文
化在今天的价值与意义。

越来越多人的文化自觉
被激发出来

几代人的乡愁着落在这座“轻博物馆”里
本报记者 高 爽

盘锦
荣兴街道
创新设计
的“轻博

物馆”模式，将地域
文化整理的成果以
“博物馆+老宅+民
俗文化展示”的方式
呈现，留住几代人的
美好时光，精心守护
一个村庄的乡愁、一
群人的乡愁、一座城
市的乡愁。从文化
到旅游，到产业发
展，再到乡村振兴，
文化由此展示出力
量，为经济发展赋
能，给心灵以慰藉。

“十一”长假，记者来到位于盘
锦市大洼区荣兴街道的稻作人家
民俗村。

阳光下的田野里，有农人在割
水稻，锋利的镰刀发出清越的唰唰
声。稻田被分割成二三十平方米的
小格子，周围以栈道相连。游客在
栈道上或蹲或站，拍下水稻被齐根
割下的瞬间，还有的人直接下到田
里割上几下。

在水稻收割基本已经实现机
械化的当下，留住了割稻子、打要
子、捆稻子这些传统的手艺，重现了
旧日时光，承载着满满的乡愁。

“村里的民宿和小饭店在节前
就订满了。八天长假，民宿的入住
率有4天是100%，最低一天也达到
了 95%。整个假期总计接待旅客
4900多人。”荣兴街道工作人员巴
宁宁说，“很多人就是为了寻找当年
的回忆来的，特别是曾经在盘锦下
乡的知青和他们的后代。在老房子
里住上一两晚，尝尝新大米，到荣兴
博物馆的知青名册里找找自己的名
字……”

稻作人家民俗村原来是当地

人称为“圈儿里”的自然屯，是由荣
兴街道投资兴建的，已经成为荣兴
街道文化旅游产业的支柱。而说起
建设民俗村的起因，荣兴街道党工
委书记高贺坤回忆起当年那段颇
为纠结的往事：“2015 年，我刚到
荣兴任职的时候，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步伐加快，包括‘圈儿里’在
内的荣兴全域整体搬迁已经列入
日程。农村居民搬到楼区，留下
来的地和房子怎么办？其实是有
很多选择的，把房子扒掉，土地整
理出来招商、引进项目是最容易
想到的事。但是，作为土生土长
的荣兴人，想着那些老房子被扒掉
有点不忍心。很多老住户还经常回
到村里看看，说看一眼就少一眼。
还有一位老大娘跟我说，‘扒了吧，
那是我当年嫁过来的时候盖的，每
次回来看，心里难受。’”

正是心里的不忍，让高贺坤作
出了不同的决定，把“圈儿里”的整
体风貌完整保留下来，“这是当年荣
兴国营农场的良种场所在地，有民
居，有稻田，有排水总干渠。这些老
房子，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建的，还有一些更早，甚至有近百年
的历史了，记载着荣兴稻作文化的
发展历程，留下这些房子，就留下了
几代人的记忆。”高贺坤说。

于是，保留下来的民居改造成
了民宿。2016年，荣兴街道开始建
设占地65亩，集住宿、餐饮、度假于
一体的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经过
几年的建设，“圈儿里”成了今天小
有名气的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

9月19日，盘锦市“庆丰收 奔
小康”稻作人家农民丰收节暨首
届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文化民俗
节在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开幕，
尝特色非遗小吃，观庆丰收摄影
展，钓河蟹、品稻田蟹、观看民俗舞
蹈……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
以文化旅游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吸
纳居民就业，促进增收，成了荣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张创新
牌。而以民俗村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荣兴朝鲜族风情小镇建设也初
具雏形，精品民宿、民族风情的住
宅小区和商业街、传承文化的博物
馆，让游客在荣兴尽享辽河口浓浓
的民俗味。

将承载旧日时光的老房子保留下来

漫步在荣兴街道中心的民族
文化广场，记者有新的发现：广场周
边的凉亭、卫生间等公共设施风格
统一、设计独特，草色的囤顶在阳光
下让人感受到秋天丰收的喜悦。盘
锦地域文化专家杨洪琦介绍：“著名
建筑师、沈阳建筑大学的朴玉顺教
授在做广场设计时，提取了辽西传
统平顶式民居的建筑设计符号，进
行了艺术化处理。”

荣兴街道之前是荣兴朝鲜族
乡，民俗村里稻田栈道边的游客中
心采用的是朝鲜族传统民居人字架
双坡顶建筑样式，与民族文化广场
上的汉族囤顶民居建筑两相对照，
正是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体现。这
一鲜明的文化特色也正是荣兴民俗
村成功的关键。作为时尚新业态，
利用老民居改造的民宿遍地开花，
做出特色才能留住人，而特色来自
于对文化的挖掘。“突出重围，文化
是底牌。”高贺坤说。

一直深耕盘锦地域文化的杨
洪琦就是被高贺坤的这种文化自觉
吸引过来的。“民俗村里要建一个民
俗文化展示馆，做方案设计时找我去
评估。我觉得，中国的稻作文化源远
流长，但盘锦种植水稻的历史并不久
远，是从1928年在荣兴设立的营田
公司开始的。今天的盘锦大米蜚声
中外，可谓‘百年成一稻’，而它的起
点就在荣兴——第一个大面积开发

水田，第一个兴建系统的排灌工程，
第一个使用拖拉机耕种水稻田，第一
个建立大型磨米厂，第一个大规模营
建标准水稻条田，第一个进行水田养
蟹的地方，又是盘锦第一批建立的国
营农场群之一，可以说，荣兴是盘锦
乃至东北大面积耕种水稻的起点。
这是荣兴稻作文化产业最大的历史
与现实空间。”杨洪琦说。

在杨洪琦的建议下，民俗展示
馆项目改成了荣兴博物馆。博物馆
的建设过程也是对荣兴历史文化的
深度梳理，河海文化、稻作文化、农垦
文化、知青文化以及民族与民俗文化
的荣兴文化。“家可以搬，人可以走，
但是这种深深根植在国人心中的家
族血缘情结是始终抹不去的。”杨洪
琦说，今天的荣兴发展一日千里，老
房子、老手艺以及很多传统的生活
方式都在消失之中，把这段历史保
留在民俗村里，会让后人知道自己
是从哪里来的，当他们思念家乡、思
念亲人的时候，知道去哪里找，“也
可以说，它就是荣兴人的家庙。”

“所有文化整理的目的都是为
当下服务、为今天的人们寻找精神
家园和心灵寄托。”杨洪琦说。有了
荣兴博物馆的文化加持，民宿、稻
田、排灌渠以及囤顶、苇编等汉族、
朝鲜族日常生活习俗和遗迹都成了
文化信息的承载体：每一个民宿的
大门口都挂着当时“圈儿里”的门牌

号，房间里保留着不同年代的建筑
材料——棚顶的苇笆和地面的水
刷石；民俗村里，水稻不仅可以观
赏，而且游客还可以下到田野去插
秧、收割；几位老匠人也成了展示的
一部分，现场就可以看到最有盘锦
特色的苇编工艺；至于朝鲜族的美
食与民族风情展示，更在“村”里的
民族文化宫时时上演着。

所有日常生活场景都成了可以
展示的文化内容，“荣兴博物馆”也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一位文
化学者参观之后提出了一个独特的

“轻博物馆”概念：今天的博物馆已经
突破了传统的概念，把老建筑做成
露天博物馆，把非遗文化做成活的
博物馆，已经有很多地区取得了成
功。荣兴模式的独特之处，是把一
个村庄做成了可以观赏、游玩甚至
居住体验的“轻博物馆”。“相比于常
见的博物馆庄重、严肃、正式的直观
感受，‘轻博物馆’是一种以实用功能
为主，同时兼具收藏和展示功能的
复合体，它推倒了传统博物馆与大
众 之 间 的 那 堵
墙，打破时空限
制，使文物展示
融入生活，让人
于轻松无意间受
到影响和熏陶，
更具亲和力、融
入性。”

将盘锦百年稻作文化的历史整理出来

传统的稻作手艺成了民俗村的观赏项目。（资料片）

上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航向上起锚
不久的中国，刚刚进入上升通道，迫切需要一种
自信力的支撑和精神激励。当这种力量突然迸
发的时候，整个民族都为之振奋。而点燃这种
自信的，正是中国女排。因此，走过近 40 年，重
返影院来回顾中国女排的故事，就有一种特别
的意义。

1981年，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为中国夺得了
“三大球”项目的首个世界冠军，当之无愧地成为
一个时代的英雄和偶像。“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也成为时代的精
神图腾。当年还是小学生的我，有幸通过家里刚
刚购置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分享了中国女排首次
夺冠的精彩时刻，从此爱上了女排，成为一名狂热
的球迷。

说实话，体育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好拍，特别
是对国人而言，“中国女排”这四个字被赋予了太
多的传奇与光环。何况这部电影的时间跨度几乎
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阶段，是世所公认的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思想观念巨大改变”的 40
年，确实不是那么好驾驭和把握的。

应该说，导演陈可辛和编剧张冀的切入点
找得很好，一如他们在合作《中国合伙人》时那
么默契。影片以郎平和陈忠和为男女主角，从
1980 年中国女排福建漳州集训开始，到 2016 年
里约奥运会夺冠结束。着重讲述了中国女排
1981 年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2008 年北京奥
运会的中美大战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
大战 3 个时间点。陈可辛坦陈，“这部电影的核
心就是女排精神，回答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女
排为什么会赢，今天的中国女排怎么再去赢等
问题。”没有谁比郎平更能代表中国女排精神，

穿越生命之河
叶 星

荣兴博物馆内景。 本报记者 高 爽 摄

老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本报记者 高爽 摄

朝鲜族居民表演完民族歌舞归来。（资料片）

首届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村文化民俗节开幕现场。（资料片）

品尝朝鲜族特色美食。（资料片）

她既是衔接两代女排的纽带，又代表着女排精
神的延续与更新。同样，也没有谁比陈忠和更
适合串联起女排这 40 年的风雨历程，影片就是
随着他加入国家队的镜头开始，以中国女排在
里约夺冠、奏国歌时郎平给他打电话让他听到
国歌声结束。

据说，这部电影的拍摄也曾一波三折，片中
几乎所有的演员至少拒绝过三次，因为怕演不好
挨骂。陈可辛导演最后索性让参加里约奥运会
夺冠的 12 名球员自己演自己，只有正值孕期的
魏秋月由天津女排队友姚迪代演，反而收获了意
想不到的奇效。

由郎平的女儿白浪饰演青年郎平，也是片中
一大亮点。白浪不仅形似妈妈，而且通过几个月
的实地体验和艰苦拍摄，“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母亲
和她的姐妹们年轻时有多苦、有多棒！”从而实现
了由一名 90后美国青年向中国上世纪 80年代全
民偶像的转变。

当然，能够真正做到“形神兼似”的还是“老
戏骨”巩俐扮演的郎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
让人感受到那熟悉的身影、强大的气场。郎平
在里约奥运会夺冠后的一段话——“不要因为
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
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
球，还必须技术过硬。”巩俐的表演确实让我们
看到了这位大牌影星在银幕背后的“努力”与角
色拿捏的“过硬”。

很多人把朱婷看作是郎平的接班人，但谁
知道最初“只是为了父母打球”的朱婷，正是在
郎平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耐心教导下，才终于
懂得了“没有最好的个人，只有最好的集体。但
每个人不是因集体而存在，也不是为他人的期
待而努力，即便是最优秀的女排运动员，排球也
不一定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活出自己的人生才
最重要”的道理，从而成长为一名享誉国际体坛
的超级巨星。正如片尾曲《生命之河》中唱的那
样：“我想要成为你/却怕失去自己/你懂得/我
是由我自己雕刻”。

影片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郎平在里约奥运
会中巴比赛前夜的战前动员。当时的女排前三场
比赛都输了，以至于在 1/4 决赛中与实力强大的
东道主巴西队不期而遇。面对再输一场就要打道
回府的严峻形势，郎导平静地对大家说，“为什么
我们这么看重这场比赛的输赢，因为我们的内心
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
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价值。以前的包袱由我们
上一代人背，希望你们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打出
自己的排球，好好享受体育本身。”抛却了“输赢”
的包袱，轻装上阵的中国女排，最终穿越了生命之
河，也真正懂得了夺冠的意义——不是我比你强，
而是“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把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这或许才是中国女排和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
最大启示。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理论
家协会理事，葫芦岛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电影《夺冠》海报。

特别策划·乡土记忆与文化重建系列之一

2

1 3

一剧一评·电影《夺冠》系列评论②
刊首语 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乡土记忆里，不仅承载着乡愁，而且镌刻着之所以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亦存储着巨大的文化力量。
为乡土记忆赋予文化意义，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今天起，本报开设“特别策划·乡土记忆与文化重建系列”专栏，报道省内各
地在传承乡土文化、留住传统技艺的努力和创新性探索，希望这些典型的尝试与探索能给各地文化建设以启示。


